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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浓
阴雨寒
兰芳满院

檐前雨
红朵吟
谁懂心琴

愁为何味
在酒杯里
杯前杯后
醉倒在音乐般的
雨声中……
竟然如此美丽

题记：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首次在缅甸召开，
会期三天。

我的故乡是缅北群山之中的一个小镇，全镇的房
屋建在相对的两座山腰上，中间隔着一条河。

50 年前我离故乡远去，
50 年后故乡也离我远去。
在乡时，我没有故乡，
在乡时，我不满意它，
只有离开才会懂得爱，
有了远去，才有了思念。
才记得起你曾有的好，
才有歉意和爱意。

家乡土菜的味道，
是炒鸡纵/榨菜炒木耳/辣菜粉丝，
还有早市的云南米线 ，
竹筒糯米饭和 酸巴菜，
半百的牛车停在雾濛濛的牛塘边。

——炊烟袅袅 ，
乡音不改 。
我要向老牛问一声：
远行人就要回来，
榕树下的卖豌豆粉的摆夷婆，
还在吗？

集市的正中央 ，
有中国远征军的纪念碑。
我要去献花，唱烈士歌。
是这些英勇的国军叔叔，
我们才能安定地生活 。

天真的童年 ，
我在祖父的发电厂下长大。
去仰光读书，
每年离开小镇，
都要望着车后面的烟囱逐渐消失。
直到头发花白 ，
脑海里的烟囱，
仍然
比那“三个山”还要高大。

我离发达尚远，无锦衣夜行，
不归乡也不觉遗憾。
选择不归乡的人，心里都突然有故乡了 。
回故乡的人 ，
三天狂欢浅尝辄止，
把故乡留在更遥远的怀想中，
这一代、下一代
必需勇敢面对的命运。

50 年前，
故乡的“薄情”，
我义无返顾的远行，
自由地迁徙，浪荡四方
努力寻个出头天，

那涛飞云涌的时代，
所有改变命运的希望在远方；
实现自由和财富的野心在远方。

真实的是，自己回不去了——
故乡的珍贵，
恰在于它已在我生活中远离。
故乡 一直在等我，
它是文化上、想象中的存在 ，
生活在别处，前程在远方。
故乡或会失去，但缅甸永不消失，
不离不弃，一直在等你。
缅甸永不消失，
不离不弃 ！

如曇花一现
在春天
在浪漫的年龄
丘比特射出一箭

惊艷? 只是各花入各眼
偶然的邂逅
写出一段
惊艷的故事

惊艷 许斌

故乡
大汉血马

秋意
奇谷

目光偷偷瞄一眼
做贼一般
心落荒而逃
彷徨无措
你是炽热的熔岩
我甘愿融化于
幸福的火焰

指尖轻轻触一下
浑身电击
人已半昏厥
酥麻颤癫
你是滔天的巨浪
我情愿淹没于
温暖的海洋

落魂盈盈一笑
袭来春风沉醉的痴狂
碎心凄凄一蹙
始味蚀骨断肠的幽伤

星辰月亮太阳
何惧撷取呈献
躯壳精神灵魂
扬灰而终不变

天堂无上崇高
泥涂无比卑微
你圣洁的光辉
令跪吻足尘的爱
深埋如同有罪

暗恋暗恋
阎远

我磕磕绊绊叩首青山
赶不及细数泥泞
就跌落人间
我衣衫褴褛，含盐疯叫
夜夜醉酒狗巷

听人们一声吼叫，奔逃而去
我恍惚记起
雪并不清寒冰冷
底下是一股血流
又恍惚睡去了

街市熙攘，步声悉碎
我便这样怪异的行走在人群里
碰撞了一身霓裳
她的话语
颤落了我身上，十年的雪

尘 曦雨

归去田园，守秋山。
手把锄头，
晨兴耕耘，
戴月披星。
污浊的世俗啊！
远离，远离。

我想学陶潜，
执杖山野间，
访隐士山僧。
红尘多牵怀，
举步又踟蹰。
万千的罗网啊！
纠缠，纠缠。

我想学陶潜，
忘情南山下，
菊花伴归鸟。
两袖无常物，
阿堵终成碍。
无尽的负荷啊！
止步，止步。

我想学陶潜，
回得千年武陵中，
撑篙，荡舟，
穿林，探穴。
芬芳的桃花源啊！
入梦，入梦。

我想学陶潜
严天赐

我 家 住 在 缅 甸 北 部
掸邦的一个城市腊戌。
常 听 爸 爸 说 ，腊 戌 是 个
很 重 要 的 地 方 ，因 为 在
中国和日本人打仗的时
候 ，需 要 一 条 公 路 来 运
送 物 资 去 支 持 中 国 军
队 ，所 以 政 府 就 建 了 这
条 滇 缅 公 路 ，从 中 国 云
南昆明通到我们腊戌。
爸 爸 说 这 条 公 路 可 长
了 ，一 共 有 1453 公 里 ，
在 1938 年 春 天 就 开 始
建 ，那 时 候 没 有 大 机
器 ，所 以 大 人 小 孩 都 去
帮 忙 ，只 用 了 一 年 左 右
的时间就建成了。爸爸
还 说 ，那 时 他 和 叔 叔 们
还驾着大卡车走这条公
路 ，帮 忙 运 东 西 去 支 持
我们的中国军队打日本
鬼 子 呢 。 哇 ，好 利 害 ！
我奇怪怎么那时我不知
道 呢 。 爸 爸 说 ，傻 丫
头 ，妳 那 时 还 不 知 在 哪
一 棵 树 尾 上 摇 着 风 ，还
没出世呢。

我 觉 得 我 们 腊 戌 不
但 是 个 重 要 的 地 方 ，而
且有很多东西是很特别
的 。 比 如 说 ，卷 烟 婆 婆
家 的 酸 子 树 。 我 敢 说 ，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最老
的酸子树了。从我家楼
上 的 窗 口 望 出 去 ，酸 子
树 顶 上 的 叶 子 ，比 我 家
屋顶还要高呢。老师说
当年我们的国父孙中山
先生在他的故居也种了
一 棵 酸 子 树 ，现 在 还 在
呢 。 老 师 还 说 ，酸 子 树
是 一 种 很 硬 的 名 贵 木
材 ，做 的 桌 椅 都 很 坚
固。普通的木材放在水
里 ，就 会 浮 在 水 面 上 ，
但酸子树的木材因为结
构 很 密 ，很 重 ，所 以 放
在水里会沉下去。我也
听 妈 妈 说 过 ，她 和 爸 爸
结 婚 的 时 候 ，外 公 外 婆
还送了一套酸枝台椅给

她 做 嫁 妆 呢 ，只 可 惜 因
为 逃 难 ，东 西 都 被 偷 光
抢光了，找不回来了。

每 天 我 和 弟 弟 妹 妹
们 上 学 的 时 候 ，从 我 家
门 口 向 左 转 ，过 了 小
路 ，就 看 见 卷 烟 婆 婆 家
门口的这棵酸子树。逢
到 酸 子 成 熟 的 时 候 ，会
有 很 多 掉 在 地 上 ，我 们
就 会 把 胖 胖 的 ，没 有 裂
缝的酸子捡起来。它有
浅 棕 色 的 外 壳 ，长 长 弯
弯的。我们每人都捡到
四 、五 条 放 在 口 袋 里 ，
一边走一边剥来吃。剥
了壳的酸子是深咔啡色
油 润 油 润 的 ，每 条 酸 子
大慨会有二 、三粒或者
五 、六粒连在一起。我
们 每 一 口 只 咬 下 一 粒 ，
含在嘴里慢慢的吃。那
软 软 糯 糯 ，酸 酸 甜 甜 的
味 道 ，可 好 吃 了 。 我 们
把 酸 子 肉 舔 干 净 后 ，里
面 就 有 一 粒 酸 子 核 ，那
就 是 它 的 种 子 ，是 咔 啡
色 光 洁 发 亮 ，形 状 不 规
则的小颗粒。这酸子核
可 千 万 不 要 丢 掉 ，把 它
们 集 中 起 来 放 在 口 袋
里 ，等 到 了 学 校 ，就 可
以拿出来玩了。

常 常 在 下 课 的 时
候 ，我 们 四 、五 个 女 生 ，
就蹲在地上玩酸子核游
戏。每人拿出五粒或六
粒 集 中 在 一 起 ，由 一 个
人 先 开 始 ，把 所 有 的 酸
子 核 抓 在 手 中 ，再 轻 轻
的撒在地上。不能太用
力 撒 得 太 远 ，也 不 能 太
轻堆成一堆。然后找到
距 离 相 当 的 两 粒 酸 子
核 ，在 它 们 之 间 用 小 尾
指 在 地 上 画 过 ，再 用 食
指轻轻的把其中一粒弹
出 去 ，如 打 中 了 另 外 那
粒 ，就 赢 了 一 粒 。 然 后
再找另外距离相当的两
粒 ，再 弹 ，再 赢 。 但 是

如 果 打 不 中 ，或 者 手 指
碰 到 别 的 酸 子 核 ，就 输
了 ，那 就 轮 到 下 一 个
人 。 这 样 一 直 玩 下 来 ，
有时我们会赢到一个牛
奶 罐 那 么 多 的 酸 子 核
呢。

酸 子 树 ，又 名 酸 树
豆（Tamarindus indicus）；
缅 语 发 音“ 玛 吉 低 ”, 妈
妈 还 可 以 用 酸 子 做 很
好 吃 的 菜 ，比 如 一 种 我
们 常 吃 的 酸 巴 菜 ，是 用
介 菜 、猪 肉 、西 红 柿 、
酸 子 煮 的 掸 族 家 常 菜 ，
又 酸 又 鲜 ，才 好 吃 呢 。
有 时 妈 妈 会 把 酸 子 树
的 嫩 叶 ，加 点 虾 米 和 西
红 柿 滚 一 小 锅 汤 ，清 清
爽 爽 的 ，最 去 油 腻 了 。
在 夏 天 ，妈 妈 常 用 椰 菜
、马 铃 薯 、青 木 瓜 、粉
丝 、黄 瓜 、葱 头 、鸭 蛋
…… 等 拌 在 一 起 ，加 入
虾 米 粉 、黄 豆 粉 、蒜 油
酥 、辣 椒 油 、鱼 露 、酸
子 汁 …… 等 配 料 ，用 手
拌 来 吃 。 这 就 是 缅 甸
有 名 的“ 手 拌 ”菜 ，非
常 好 吃 ，还 可 以 用 来 招
待 客 人 呢 。 酸 子 在 还
没 成 熟 时 ，是 绿 色 嫩 嫩
的 没 有 壳 也 没 有 核 ，用
石 臼 把 它 舂 烂 ，加 上 虾
米 粉 、辣 椒 、咸 虾 酱 拌
起 来 ，香 辣 酸 咸 ，最 下
饭 了 。 酸 子 还 可 以 做
成 很 可 口 的 饮 料 ，把 酸
子 和 黄 糖 加 水 熬 煮 后
过 滤 放 凉 ，加 上 冰 块 ，
酸 酸 甜 甜 的 ，我 们 最 爱
喝 了 。

酸 子 树 的 好 处 真 是
太 多 太 多 了 ，说 也 说 不
完 。 我 爱 卷 烟 婆 婆 家
的 酸 子 树 ，我 不 希 望 它
被 砍 掉 做 成 桌 子 椅
子 。 我 希 望 从 我 家 楼
上 的 窗 口 望 出 去 的 时
候 ，永 远 永 远 都 会 看 到
它 。

朱徐佳

卷烟婆婆家的酸子树

我 是 缅 甸 的 华 人 ，
自 小 受 着 中 华 文 化 熏
陶 的 同 时 ，也 接 受 着 缅
甸 文 化 的 洗 礼 。 从 呱
呱 坠 地 到 喃 喃 学 语 、从
背 着 书 包 走 进 学 堂 到
满 怀 激 情 地 踏 入 社 会 ，
我 们 必 须 面 对 两 种 不
同 的 文 化 ，不 同 的 生 活
和对社会的不同认知。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
我 也 荣 幸 的 成 为 了 一
位 华 文 教 育 工 作 者 。
成 为 华 文 教 师 的 我 既
高 兴 又 忐 忑 ，高 兴 的 是
我 做 为 老 师 的 梦 想 终
于 实 现 ，羡 慕 鲁 迅“ 横
眉 冷 对 千 夫 指 ，俯 首 甘
为 孺 子 牛 ”的 精 神 。 忐
忑 的 是 浅 薄 无 知 的 我 ，
将 如 何 承 担 肩 膀 上 的
重 责 大 任 呢 ？ 所 以 我
兢 兢 业 业 ，通 过 努 力 提
高 自 身 的 文 学 修 养 与
文 化 素 质 ，站 在 三 尺 讲
台 已 经 20 多 年 ，可 以 说
走 在 缅 甸 华 文 教 育 的
第 一 线 。 身 为 一 名 缅
甸 华 文 教 师 ，让 我 深 思
我 们 肩 上 的 使 命 是 什
么 ，是 传 承 中 华 文 化 ，
还 是 要 为 居 住 在 缅 甸
的 华 裔 子 女 做 留 根 工
程。

得 出 的 结 论 是 ：在
缅 甸 从 事 华 文 教 育 的
我 们 ，不 但 要 把 优 良 的
中 华 文 化 传 承 下 去 ，薪
火 相 传 只 是 一 部 分 的
使 命 ，为 缅 华 后 裔 留 根
也 不 是 使 命 的 全 部 ！

我 们 认 为 ，缅 华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使 命 是 ：把 祖 籍
国 和 居 住 国 的 文 化 习
俗 ，做 到 兼 容 并 包 。 把
两 种 文 化 交 流 融 合 ，把
这 个 理 念 在 校 园 传 播 ，
在 社 会 推 广 ，当 彼 此 互
相 有 了 更 多 的 了 解 ，更
深 的 认 知 ，那 么 ，这 个
社 会 一 定 是 和 谐 的 、互
相 尊 重 的 ，不 再 因 文 化
的 不 同 而 发 生 误 会 与
冲 突 ！ 所 以 我 们 要 培
养 的 学 生 ，不 仅 要 学 习
优 良 的 中 华 文 化 ，同 时
要 熟 悉 中 缅 两 国 文 化
与 习 俗 ，做 中 缅 两 国 友
好 的 使 者 ！ 我 们 的 使
命 不 再 是 单 一 的 教 育
我 们 下 一 代 ，不 只 是 一
种 文 化 的 传 承 ，更 重 要
是 一 种 使 命 感 、责 任
感 。 让 居 住 在 缅 甸 社
会 里 的 华 人 对 自 己 身
份 的 定 位 ，有 了 更 清 楚
的认知。

因一些历史因素，老
一辈的缅甸华人经常会
谈 到 落 叶 归 根 ，这 是 对
祖 籍 国 的 眷 恋 ，对 那 一
代 人 身 份 的 认 知 ，但 是
到 了 我 们 这 一 代 ，以 及
我 们 的 下 一 代 ，因 为 我
们生在缅甸而且已入籍
缅 甸 ，成 为 缅 甸 的 合 法
公 民 ，所 以 我 们 应 有 新
的定位、新的思考、新的
认 知 。 我 们 即 生 于 斯 、
长于斯、老于斯，所以应
是 在 地 生 根 ，并 期 望 能
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枝

繁叶茂！我们的根应在
这一块土地上深深的往
土里扎。

在 缅 华 社 会 教 育
里 ，对 华 人 在 缅 甸 应 扮
演 的 角 色 这 个 问 题 讨
论 不 够 ，这 将 是 一 个 危
机 。 因 为 思 维 的 不 同 ，
生 活 习 俗 的 不 同 ，身 份
定 位 的 不 明 确 ，导 致 很
多 华 人 无 法 融 入 缅 甸
主 流 社 会 。 虽 然 在 缅
华 人 ，因 能 辛 苦 创 业 ，
又 能 勤 俭 持 家 ，而 且 在
经 济 上 已 经 有 了 相 对
高 的 地 位 ，但 从 文 化
上 、习 俗 上 ，因 为 缅 甸
华 校 的 教 育 还 保 持 着
传 统 的 思 想 和 认 知 ，局
限 在 文 化 的 传 承 上 ，墨
守 成 规 的 思 维 方 式 ，所
以 导 致 主 流 社 会 中 甚
少缅甸华人的声音。

作 为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我 们 ，不 应 该 原 地 踏
步 ，固 步 自 封 ，要 知 道
我 们 肩 负 着 的 使 命 是 ，
帮 助 下 一 代 华 人 对 身
份 的 正 位 。 我 们 是 炎
黄 子 孙 ，是 华 夏 后 裔 ，
学 习 好 自 己 文 化 的 同
时，还要学好居住国缅甸
的文化，使其能成为一位
合格的缅甸好公民，利用
我们身份的优势，扮演中
缅两国友好的使者，让缅
甸也能搭上中国这列飞
速发展的经济快车，让缅
甸人民一起分享中国的
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腾
飞的实惠！

我们的使命 李宏保


